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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埃塞俄比亚博

士生教育于 1987 年由亚

的斯亚贝巴大学起步后

缓慢发展，2010 年开始

迅速扩张。期间，该国博

士生教育在培养单位数

量和招生人数上有了较

大的进步，但也存在着教

育项目发展失衡、培养单

位间差距大、教育质量保

障问题突出、教育经费短

缺等问题。在中国与埃塞

俄比亚教育交往背景下，

埃塞俄比亚可借鉴中国

博士生教育在多样化培

养模式、多维质量保障制

度和多元资助体系等三

方面的发展经验，积极从

调整博士生培养模式、完

善质量保障制度和构建

资助体系等方面改进博

士生教育。 
关键词：埃塞俄比亚；博士生教育；中国经验 
作者简介：李佳宇，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

院博士研究生，金华 321004；王小青，华中科技大

学教育科学研究院讲师，武汉 430074。 
 
埃塞俄比亚作为当今经济发展最快的非洲国

家，近十年，它力压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他国家，

并超越了世界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同期平均

水平，年经济增长率始终保持在 8%以上 [1]。2015
年，该国 GDP 总额超过肯尼亚成为东非第一大经济

体[1]。这得益于 2005 年以来，该国政府借鉴中国经

济发展模式经验，实施“以农业为先导的工业化发

展战略”[2]。因此，它被国际媒体称作“非洲版的

中国”。  

经济发展的背后离不开人力资源的支撑，埃塞

俄比亚近年十分重视发展高等教育，尤其是在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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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培养上，直追南非、肯尼亚、尼日利亚、塞内加

尔等国家，表现出与其经济发展一样强劲的势头。

本文通过回顾埃塞俄比亚博士生教育的发展历程，

总结分析其博士生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而从

中国经验出发为该国博士生教育发展提供参考。 

一、埃塞俄比亚博士生教育的发展历程 

埃塞俄比亚博士生教育起步较晚，有 30 余年的

历史，按其教育项目开设时间和扩张状态可分为三

个阶段，各阶段发展动因及规模有所不同。 
1.起步阶段：1987—2001 年 
1987 年，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大学

（Addis Ababa University，以下简称“亚大”）获

得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这是埃塞俄比亚博士生教

育的起点[3]92。1994 年，该国当局政府颁布《教育

和培训政策》（N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olicy）
和《教育发展“一･五”规划（1997/98-2001/02）》
（ Education Sector Development Program ，简称

“一·五”规划），纷纷强调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是

巩固并扩大专科和本科教育规模[4]17-18。因此，这一

阶段该国的博士生教育由亚大一力承担。截至 2002
年，亚大有 3 个学院（理学院、语言研究院和社会

科学学院），在历史、生物、化学、物理、数学、英

语教学、语言学等 7 个专业招收博士生[5]126。它为

埃塞俄比亚的博士生教育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纵

观后期该国其他博士生培养单位的博士生教育项

目，很多都与亚大开设项目相同①，这充分表明亚大

为其他高校的博士生教育提供了重要参考。 
亚大能够取得当时的成绩，得益于优厚的教育

资源和领导团队。1950 年建校的亚的斯亚贝巴大学

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Addis Ababa②）即亚大

前身，校长及管理委员会成员由塞拉西（Haile 
Selassie）皇帝任命，大多数都是受过良好西方高等

教育熏陶的政府部门要员，并且具备很高的学术造

诣。教师多为能够用双语教学的不同国籍的传教士

或来自英国和波兰的政治避难者。图书馆和博物馆

馆藏也很丰富，在当时的非洲来讲都属上等。当时

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约 69780 美元，学校承担全

日制学生的一切学习和食宿费，并鼓励学生互动，

校园活动如火如荼[3]35-36。作为全国第一所大学，亚

大集优势资源于一身，这为开展博士生教育教学活

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缓慢发展阶段：2002—2009 年 
早在 2000 年，为满足当时市场对高素质劳动力

的需求增长，政府通过《教育发展“二·五”规划

（2000/01-2004/05）》（简称“二·五”规划）升级

莫克莱、吉马、巴赫达尔、得巴布（即阿瓦萨）、贡

德尔和阿巴明奇等 6 所原有地方专科学院为大学，

并批准 5 所私立高校招生[6]12。这些高校因建校时间

短、基础设施不完善、教师及教育资源紧缺，以本科

生教育为主。但阿莱玛亚大学（Alemaya University）
和贡德尔大学（Gonder University）的前身分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初由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援建和资

助的阿莱玛亚农学院和贡德尔公共卫生学院[3]37-38，

它们各自在农业和医学与健康领域具备了国家领先

水平和绝对优势，为后续开展博士生教育奠定了基

础。两校先后于 2002 年和 2009 年分别在农业和医

学与健康领域招收博士生。 
此阶段的博士生教育开始受到国家政策的影

响，主要是“二·五”规划升级 6 所大学后，本科

生教育规模持续迅速扩张，1996 年入学人数为 4.2
万，2004 年激增至 19 万[6]12。但国家 1.5%的高等教

育毛入学率远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水平（3%），

每 10 万人口中受高等教育人数仅为 125~150 人，高

素质人力资源仍十分匮乏[6]12。另外，同期全国高校

全职教师仅由 1835 名增至 4848 名[6]17，这与入学人

数的增幅极不相称，要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亟

须首先解决教师问题。为此，2003 年，该国政府人

民代表委员会制定了《高等教育宣言》（Higher 
Education Proclamation），对高等教育学制、学位、


 

①贡德尔大学的公共保健；阿瓦萨大学的公共保健、畜牧业、英语教学和物理学；阿莱玛亚的公共保健、畜牧业和物理学；吉马大

学的生态和系统动物学；莫克莱大学的电力工程和工业工程；巴赫达尔大学的英语教学。 
②1950 年 3 月 20 日，为探索创办国家高等教育的经验，赛拉西皇帝下令创办了“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8 个月后，这位皇

帝把它改称为“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学院”。这既是受当时意大利侵略统治的影响，也是效仿其他非洲国家创建宗主国大学附属学院
的模式（如乌干达马克雷雷大学、肯尼亚内罗毕大学等前身均是伦敦大学的附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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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条件、高校级别等做出了明文规定。宣言中既

把博士学位明确纳入国家高等教育体制中，又使发

展高等教育变得有法可依。同时，政府《教育发展

“三·五”规划（2005/06-2010/11）》（简称“三·五”

规划）中明确要为解决高校教师紧缺问题增加博

士生培养单位[6]54，这为扩大博士生教育规模指明了

方向。 
3.迅速扩张阶段：2010 年至今  
这一阶段，埃塞俄比亚博士生教育的迅速扩张

是经济转型和高校发展双重作用的结果，表现出明

显的政策导向性。经“二·五”和“三·五”规划

促进，公立大学增至 38 所[7]119，私立高校攀升至 98
所[8]22。2000~2009 年，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由 3.46 万

剧增至 31.9 万[9]62，全职教师虽由 3232 名[4]112 增加

到 1.12 万[9]63，但远比不上学生的增长速度，高校

教师紧缺问题愈加突出。许多大学表示教师紧缺严

重，并且因严重缺乏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而影响到

教育质量和科研发展[10]123-124。 
同时，国家经济发展进入结构转型阶段，对

人才的需求愈发标准化和质量化。因此，在深知

师生比应是相对较高为好的标准下，埃塞俄比亚

“四·五”规划（2010/11-2014/15）和“五·五”

规划（2015/16-2019/20）仍然以降低师生比为目标，

但此时的目标开始依据社会经济发展优先学科领域

需求来设定，并细化成各学科领域的具体目标[9]66。

据此目标，高校清晰地了解各学科的教师需求，博

士生教育规模迅速扩大。 
2010 年，阿达玛科技大学、巴赫达尔大学、国家

行政大学和阿瓦萨大学成为博士生培养单位[11]225-232。

翌年，吉马大学、莫克莱大学和安博大学也成为博

士生培养单位 [12]230-231。两年间博士生培养单位由

3 所增加到 10 所[13]142，博士生入学人数由 2007 年

的 122 名跨越式增加到 2017 年的 3369 名[13]142，年

平均增长率 39.35%。同时，博士生毕业人数也随

之增长，从 2007 年的 20 人增长到 2017 年的 2806
人[13]150，年平均增长率 31%。 

二、埃塞俄比亚博士生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历经 10 余年的快速发展，埃塞俄比亚博士生教

育在培养单位、学科分布和招生人数上都有了较大

进步。同时，也暴露出诸如教育项目及招生人数分

布不均衡、培养单位间差距大、教育质量保障性差

和经费短缺等问题。 
1.博士生教育项目发展失衡 
（1）教育项目学科分布不均。当前，埃塞俄比

亚博士生教育项目虽然已覆盖 6 大学科领域，但在

学科分布上十分不均衡。如表 1 所示，截至 2015 年，

该国博士生教育项目中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项目占

比最高，这与该国近 15 年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紧迫

需求相契合；商业与经济领域的项目则极少，这可能

是受以往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以及长期接受外来经济

援助和国际借贷，缺少对该领域的发展主动性所致。

同时，尽管“三·五”规划特别强调在工程技术、医

药、农业、信息技术和商业领域扩大博士生教育规模，

但仅工程与技术科学领域的项目有较显著增加（增加

了 37 个），自然科学与计算机和医药与健康科学领域

的项目同比增加较少（分别增加了 16 和 21 个），相

关领域的博士生教育项目仍需大力拓展。 

表 1  埃塞俄比亚 2005—2015 年博士生教育项目数 
和入学人数统计 

学科 
博士生教

育项目数

比例 
（%） 

博士生入

学人数

比例

（%）

人文与社会 74 38 3321 56 

农业与生命 29 17 484 8 

工程与技术 38 19 446 8 

自然与计算机 20 10 1159 20 

医药与健康 25 13 384 6 

商业与经济 6 3 116 2 
数据来源：根据埃塞俄比亚 2005—2015 年《教育统计年鉴》

整理。 

（2）教育项目与其招生人数不相称。由上表可

见，教育项目学科分布不均衡在人文与社会科学和

商业与经济领域引发了招生人数的显著差距，这是

由其博士生培养历史、经验和实力所决定的，并与

之是相称的。但近十年，农业与生命科学和工程与

技术科学领域的累计招生人数与其所拥有的教育项

目数量极不相称。相比之下，自然与计算机科学领

域在相对较少的教育项目条件下招收了更多的博士

生，甚至多于前两者之和。这种不相称还与“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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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以来一直强调在农业、工程技术、医药等领域

扩大教育规模的目标不相称，教育项目确有增加，

但招生人数却并没有相应增长。这种不相称可能与

该国博士生教育目前尚无详细发展规划和指标分配

制度有关。 
（3）培养单位间实力差距大。亚大的博士生教

育项目数和 2005—2015 年累计招生人数均遥遥领

先该国其他博士生培养单位（见表 2），与其老牌名

校的地位十分相称。这与它博士生教育开始最早，

经验相对丰富；受政府关注和外来援助较多；位于

首都，享有全国最优势资源和便捷交通等因素有密

切相关。 

表 2  埃塞俄比亚博士生培养单位教育项目数和 
2005—2015 年累计招生人数 

培养单位名称 项目数 招生人数 

安博大学 2 4 

阿达玛科技大学 23 72 

阿莱玛亚大学 25 1345 

阿瓦萨大学 9 72 

巴赫达尔大学 1 66 

国家行政大学 3 145 

贡德尔大学 2 55 

吉马大学 8 77 

莫克莱大学 5 57 

亚的斯亚贝巴 131 6998 

数据来源：根据埃塞俄比亚 2005—2015 年《教育统计年鉴》

整理。 

对比之下，该国其他 9 所博士生培养单位的项

目数和招生人数则明显很少，总和也不及亚大一校。

其中，贡德尔大学、阿达玛科技大学、莫克莱大学

和安博大学自 2009 年获得博士生培养资格以来，32
个项目仅累计招生 188 人，与阿莱玛亚大学相比，

差距也十分巨大。纵观这些博士生培养单位与亚大

的差距，如何发挥亚大的带头作用提高它们的博士

生培养能力，提升国家博士生培养的整体水平，值

得思考。 
2.博士生教育质量保障问题突出 
2018 年，由德国学术交流中心（The 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和英国文化交流协会

（British Council）支持，亚大教师 Mulu 和 Mekasha
博士主持实施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科研和博士生培

养能力调查：埃塞俄比亚”①（以下简称“Mulu 和

Mekasha 调查”）显示：埃塞俄比亚博士生教育存在

许多与其监管政策及质量保障相关的问题[14]10-13。 
（1）学习资源与支持服务不足。博士生的质量

受到多重因素制约，可利用的充足资源是保障博士

生教育质量的必要条件。如表 3，“Mulu 和 Mekasha
调查”显示：博士生学习资源及相关服务不足以支

持博士生教育。其中，科研基础设施、信息通信技

术资源、博士生学习环境和职业发展支持等四方面

对博士生教育影响最大。以亚大为例，其首都主校

区仅设有一间博士生专用学习室，内有约 60 个小隔

间，每间配有网线免费使用，每天开放约 12 小时②。

这与亚大主校区每年近千名的入学博士生十分不相

称③，博士生人均资源分配明显不足，可获得的独立

学习环境很紧张。 
表 3  关于埃塞俄比亚博士生学习资源充足性和质量满意度

的调查结果④ 

资源 
充足性满意度（%） 质量满意度（%）

充足 不充足 难获取 好 满意 不好

图书馆及相关 43.8 56.2 - 37.5 52.1 10.4

电子学习资源 49.2 47.5 3.3 40.8 38.8 20.4

科研基础设施 23.3 66.7 10 31.8 43.2 31.8

ICT 资源及服务 27.1 54.2 18.7 35.7 23.8 40.5

博士生学习环境 23.4 65.7 10.9 26 37 37

职业发展支持 21.7 43.3 35 23.3 40 36.7

 
（2）师资紧缺且积极性差。指导教师是博士

生教育的关键因素，当前埃塞俄比亚博士生与导师

配比存在较大问题。“Mulu 和 Mekasha 调查”显示：

85%的受访者认为博士生教育存在严重的导师不

 

①调查包括对博士生培养单位副校长、院长、主任、学科负责人、博士毕业生等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共 123 人。 
②笔者于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5 月在亚大调研所得。 
③埃塞俄比亚教育部 2005~2015 年《教育统计年鉴》显示：亚大自 2011 年以来，每年博士生入学人数均在 1500 名以上。 
④数据来源: NEGA M. KASSAYE M. Research and PhD capacities in Sub-Saharan Africa: Ethiopia report. https://www.britishcouncil.
org/education/ihe/knowledge-centre/developing-talentemployability/phd-capacities-sub-saharan-afric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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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问题，尤其是缺乏有指导资格的导师，一名博士

生导师每届要指导 4—5 名博士生[14]12。因此，许

多博士生培养单位启用没有任何博士生指导经验

和资格的普通教师承担指导工作，这极大地影响

了博士生培养质量。同时，各大学在实验室、科

研设备和网络资源服务方面也缺少合格的指导与

管理人员。 
除此之外，导师积极性差也是一大问题。导师

津贴低，且经常发放不及时，甚至是在指导工作结

束后还未发放[14]12。据一位亚大受访者反映，学校

也没有对教师和博士生外出参加国内外会议及提交

论文等的资助[14]13。综上原因，许多博士生导师既

不明确本职工作，又缺乏积极指导学生的动力，因

而积极性差。 
（3）监管体系有效性差。埃塞俄比亚博士生教

育监管体系包含对入学、培养机构及其项目认证、

课程教学质量评估、科研评估、教育监管、学位论

文考察、科研资助、培养与监管体系、协调与管理

机构、促进机制等维度的考核与评估[14]11。然而，

仅有不到 40%的受访博士生认为该体系有效[14]12。

这表明三分之二的学生对监管体系并不满意，原因

在于监管体系内各维度并没有具体的标准和操作程

序。如 73%的学生认为学校虽然有学术写作标准可

参考，但现有的标准和教育监管制度并没有详细的

条款和执行程序，因而有效性差[14]12。以导师指导

博士生为例，博士生导师的资格、标准及其培训、

师生比、指导次数、博士生教育进度报告及导师职

业操守等都没有明确规定，因而如何评估导师的指

导效果，如何保证博士生受到过指导都无标准可依，

无迹可寻。 
3.博士生教育严重缺少经费 
埃塞俄比亚私立大学由私人或企业出资经营，

目前并不具备博士生培养资格。公立大学的经费主

要来自政府拨款、创收以及合作伙伴（地方和国际）

的资助。与其他非洲国家比较，该国的高等教育经

费预算占教育经费总预算比例最高。教育经费由

2000—2001 年占 GDP 的 2.8%提高至 2010—2011
年的 7%，预计将在 2019—2020 年提高到 10%[8]138。

其中，2005—2006 年和 2013—2014 年高等教育经

费平均占教育经费总预算的 27%左右，2013 年高

达 42.7%[15]。 

然而，在历年教育经费的预算中，没有明确的

关于博士生教育和科研的经费预算。政府分配给人

文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博士生教育的年生均

经费约 870—1300 美元[14]24，具体经费额度因校而

异，尤其是因科研水平而异。尽管高等教育经费预

算在教育预算中的比例一直在增长，但由于国家

GDP 总量有限，实际分配到教育上的经费并不多。

同时，因没有关于博士生教育经费的明确分配规定，

博士生教育实际可支配经费数额难以确定。 
上述众多问题严重影响了埃塞俄比亚博士生教

育的办学效益。博士生囿于学习资源和支持服务不

足，导师指导学生过多等因素而学习积极性和主动

性不高。此外，由于博士生教育项目中没有很好

地阐明与科研间的关系，博士生的科研意识薄弱，

科研能力差 [14]20。“Mulu 和 Mekasha 调查”显示，

仅有 16.9%的受访者（院长和教育项目主管）认为

博士生科研与学校的优先科研领域及国家的优先

发展领域很相关，60%认为相关性很低或根本不相

关 [14]20。这表明目前该国高校在博士生培养与科研

发展关联性方面的意识普遍不足。2015 年，全球平

均每百万人口中有研究人员 1150 人，撒哈拉以南非

洲地区平均有 96 人，而埃塞俄比亚（39 人）不仅

与南非、塞内加尔和肯尼亚（473 人、361 人和 230
人）差距甚大，也远低于地区平均水平[16]。严峻的

科研人员短缺直接造成了科研产出低，近 10 年该国

科研产出共 5279 篇，2014 年平均每百万人口科研

产出 9 篇，远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平均水平（31
篇），在该地区 49 个国家中排名第 30[17]。同时，因

大多数博士生主要是为提升学历而来的在职教师或

政府工作人员，他们要花费大量精力和金钱在工作、

家庭、生活上而不能按时毕业，甚至辍学。近十年，

该国博士生辍学率为 10.7%[14]13。 

三、中国经验对埃塞俄比亚博士生教育发展的

启示 

新中国的博士生教育起步于 20 世纪 70 年代

末 80 年代初，与埃塞俄比亚博士生教育同属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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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我国的博士生教育已由规模发展转入

以质量为核心的发展阶段。我国在博士生培养模

式、质量保障和资助体系等方面积累了较丰富的

经验，这为埃塞俄比亚博士生教育发展提供了重

要借鉴。  
1.全面调整博士生培养模式 
博士生培养模式是在一定教育思想指导下，为

实现培养目标而在长期的教育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

的具有稳定性和系统性的特定培养程式[18]18。目前，

我国博士生培养模式仍以“分段式”为主，但许多

培养单位已开始探索“贯通式”培养模式，该模式

包括提前攻博、硕博连读、直接攻博等具体模式[19]4。

“贯通式”在指导思想上呈现工具性教育思想与主

体性教育思想并存；培养目标上既为高等学校和科

研机构培养高层次人才，又兼顾其他行业所需的具

有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人才；在培养环节上从生

源选拔、课程学习与考核到学位论文指导、评审与

预答辩都有规范性要求，在保证基本要求的前提下

也允许适当地灵活协调[20]37-38。 
埃塞俄比亚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紧迫需求，

从以下几方面完善博士生培养模式，为培养符合市

场需求和学科要求的合格人才服务：①鼓励博士生

培养单位在其优势学科领域，择优试点“贯通式”

培养模式，促进各学科积极思考适合自身的博士生

培养模式；②增强现有博士生课程的多样性和灵活

性，尤其是关于科研的课程，为培养博士生综合能

力提供可选择性空间；③严明博士生考核方式，加

强阶段性培养质量考核，综合考虑不同学科特点及

可适用的培养模式，开发多样化的考试和考核，注

重质量考核的客观性和全面性；④充分发挥导师作

用，无论何种培养模式，要真正落实导师或导师小

组指导制，提高导师指导频率及业务水平，增强

师生关系，提升培养过程的质量；⑤鼓励博士生

培养单位与其他高校共享师资力量，可在院校和

学科间试行博士生联合培养模式，以博士生培养

优秀单位（亚大和阿莱玛亚大学）带动其他培养单

位发展。 
2.完善多维博士生教育质量保障制度 
1981 年以来，我国博士生招生人数逐年增长，

2017 年招收博士生 8.39 万人，在读博士生 36.2 万

人[21]。随着博士招生人数的迅速增长，保障和提高

质量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的焦点议题。一方面，

我国通过强化学位授予单位的质量保障，加强教育

行政部门的质量监管，充分发挥学术组织、行业部

门和社会机构的监督作用，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

另一方面，建立以高校为主体的正规化、完善化的

博士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该体系一般包括博士生

准入、培养过程、学位论文评审和师资力量管理等

维度，各维度包含多种策略以尽可能全面监管和审

查博士生培养质量。  
埃塞俄比亚也可通过完善内外结合的多维质

量保障制度，应对监管政策不健全和招生学科分布

不均衡等博士生教育的问题：①建议埃塞俄比亚教

育部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细化博士生招生学科

及指标分配制度，给招生院校明确的招生人数和学

科指向；②开展博士生培养单位和教育项目定期评

估，有效监督培养单位的学科建设和博士生培养工

作，巩固并不断提升博士生教育学科及其教育的质

量；③出台国家一级的《博士学位论文抽检手册》

和《博士生毕业科研成果标准》，推进博士生培养

过程中的科研能力发展，检验博士生的学术与科

研能力，提升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和基本科研产

出；④强化院校一级的博士生培养与监管政策，

根据学科需求出台博士生培养标准、管理标准、

学位论文审查程序以确保博士生培养和管理有章

可循；⑤建立博士生师资力量管理制度，出台《博

士生导师岗位管理办法》和《博士生培养工作手

册》等规章，明确博士导师及其他教师职责，扩

充导师队伍的同时，通过评优评奖制度发挥优秀

导师的示范作用，带动导师队伍建设及学科领域

的科研发展。 
3.构建多元化博士生资助体系 
我国自 2013 年财政部发布《关于完善研究生教

育投入机制的意见》后一年，开始施行研究生教育

全面收费制度，为保障研究生学习生活，激励其积

极进行科学研究，也在不断建立健全研究生国家资

助体系。经过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及一系列奖助学

金文件指示，我国形成了以政府拨款、大学创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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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捐赠资助为主要来源，形成了包含各类奖学

金、学校固定生活补助、学校和院系设立的“三

助”岗位津贴、导师的科研补助、国家助学贷款

等多种资助形式的研究生资助体系。不断健全的

多元化资助体系为博士生日常生活和学业发展提

供了基本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博士生教育

公平与效率。 
埃塞俄比亚博士生教育也可参考中国经验，明

确博士生教育经费规划，着手建设博士生资助体

系，增强对博士生资助的重视程度，改善办学效

益低的问题。①尽快联合博士生培养单位，协同

制定国家博士生教育经费预算与拨款细则，加强

对博士生教育及科研的经费支持力度；②多渠道

召集捐赠资金，鼓励企业和私人设立博士生励志

奖学金，缓解高校博士生经费不足状况；③设立

博士生学业奖学金、助学金及“三助”岗位，明

确评选细则和指标，从生活、学业和实践方面保

障和激励博士生坚持顺利完成学业，降低辍学率；

④试点博士生科学研究奖学金，先行奖励论文发

表、科研专利和获得科研项目的博士生，激发博

士生的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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